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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上修二三十个桥

毛泽东对武汉这片白云黄鹤之地特别喜
爱，新中国成立后他曾37次到武汉，居住最长的
一次达168天；曾多次畅游长江，游程总计达
100多公里。毛泽东畅游长江，与武汉长江大
桥建设有着密切联系。没有哪一座建筑像武汉
长江大桥这样引起过毛泽东如此多的关注。

1956 年 5 月底，毛泽东从长沙来到武
汉。毛泽东决定乘船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工地
并听取关于大桥建设的汇报。陪同毛泽东
视察的有杨尚昆、罗瑞卿、王任重、张体学、
李尔重、陈再道等，汇报的是大桥工程局局长
彭敏。

毛泽东问得很详细，不仅问了工程的进
展、遇到的困难、人才的培养、施工的管理，还
询问一些桥梁科技的专门知识，如什么叫压
气沉箱法、沉箱病是什么病、什么是拆装式结
构、如何进行流水作业等。毛泽东对交给他
的汇报材料也看得非常认真，连材料上多印
了一个“4”字，也指了出来。

边听边看，毛泽东对大桥建设十分满
意。他说：“中央提出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科
技水平，不一定都得十二年，长江大桥这是三
四年，就是世界水平了。”他还对彭敏说：“将
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
几十个，到处能走。”

也许是建桥职工这种排除一切困难、创
造人间奇迹的精神让他深受感动，他提出，我
要游泳。当然，是在长江里。毛泽东首次畅
游长江时多次穿过水流湍急的桥墩区域。游
泳过后，他兴致未尽，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
名篇《水调歌头·游泳》。

这是一首即兴之作，反映出毛泽东当时舒
畅乐观的心情，毛泽东对此词也十分满意。当
年的12月4日、5日，他在分别给黄炎培、周世钊
的复信中，将此词录赠给他们，以答其“历次赠
诗的雅意”。当时信中的题目均为《水调歌头·
长江》，给黄的词抄错了一个字：将“逝者如斯
夫”写成了“逝者如斯乎”。事后毛泽东又于12
月16日，再次致信黄，特别指出了这个错字。在

《诗刊》发表时，毛泽东又将题改为《水调歌头·
游泳》。词中所写“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指的正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1957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
武汉。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建成，正在进
行桥面的装饰和场地的整治，准备复验。武
汉铁路局武汉长江大桥段第一任副段长，已
经89岁高龄的范孝廉回忆，毛泽东从桥上信
步而过，看见有一排栏杆上漆着不同的颜色，
便问何意。大桥局的两位领导说：“这是让武
汉人民来挑选，看用什么颜色好。”他笑着称
赞“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又问曾兼任大桥
局首任书记、政委的王任重：“你是湖北的负
责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王任重答：“我还
没有想好呢。”大家便问毛主席哪一种颜色
好。他笑着用手指了指蓝天、又指了指江
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桥栏应选用与天、水颜色相和谐
的色彩。桥栏后来被漆为银灰色。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下游的汉口华灯初
上。毛泽东停下脚步，手扶栏杆眺望着，关切
地问大桥局的几位领导：“有外国专家在这里
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杨
在田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
他又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充满
信心地回答。

龟山蛇山上 万杆红旗飘

1957年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全部完
工，并于当天下午举行正式试通车；第二天的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作了重头报道，
在《江花》文艺副刊上转载了郭沫若不久前发
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长江大桥》长诗。

一条铁带栓上了长江的腰，在今天竟提

前两年完成了。

有位诗人把它比成洞箫，我觉得比得过

于纤巧。

一般人又爱把它比成长虹，我觉得也一

样不见佳妙。

长虹是个半圆的弧形，旧式的拱桥倒还

勉强相肖，但这，却是坦坦荡荡的一条。

长虹是彩色层层，瞬息消逝，但这，是钢

骨结构，永远坚牢。

我现在又把它比成腰带，这可好吗？不，

也不太好。

那吗，就让我不加修饰地说吧：

它是难可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

它就是，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郭沫若（1957年）
1957 年 10 月 15 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通车，整个武汉沸腾了。国人在这一天圆了
近半个世纪的梦想，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当地报纸不吝篇幅，记录下大桥
通车的盛况：

“武汉长江大桥昨日正式通车。昨天上
午五万多人在武汉长江大桥举行了隆重的落
成通车典礼。公路桥通车开始了。这时，成
群成群的和平鸽，五彩缤纷的气球，飞向天
空。在乐声中，一支由三百多辆汽车组成的
队伍，载着参加观礼的代表、棉花和粮食，
浩浩荡荡地开进宽阔的公路桥面。汽车后面
是由12条龙灯、10个狮子和10个彩莲船组
成的文艺队伍。当载着建设长江大桥的 90
名先进生产者的三部解放牌汽车穿过的时
候，停立在两旁的人们都向先进生产者们投
以崇敬和爱戴的眼光。许多人离开队伍，将
自己的鲜花掷到他们手中，将五颜六色的纸
屑撒在他们身上。最后，参加典礼的人群跟
在汽车后面前进，他们兴奋地举起鲜花和头
巾，如同碧绿的潮水一起一伏的从武昌流向
汉阳。”

建成通车仪式上的热烈场景，许多人回
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大桥局员工吕永兴老
人回忆说：“那天人山人海，桥两边插满了旗
帜，文艺表演由湖北省和武汉市组织，还有很
多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有舞龙、划旱船、大秧
歌，那天唱得最响的一句就是‘龟山蛇山上，
万杆红旗飘’。”

通车典礼后的第二天，武汉市民仍沉浸
在欢乐之中，参观大桥的兴趣不减。但由于
大风狂吹，人群拥挤，大桥出现明显晃动。人
们出于对大桥质量的关心，不断地打电话到
大桥局和《长江日报》报社编辑部，询问大桥
是否出了质量问题。

为了回答群众的疑问，《长江日报》迅速
派驻点采访大桥建设的记者宫强到大桥局问
个究竟。到了大桥局，宫强直接闯进了前苏
联专家组组长西林的办公室。在通过翻译贾
参向西林说明来意后，西林一边微笑着让宫
强坐下饮茶，一边从大桥的设计思路谈起。
他说：“长江是世界上第三条大河，在这样的
大江大河上修桥，我们是慎之又慎。大桥的
设计综合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江面刮起 8
级大风，武汉地区发生地震，铁路上两列装满
货物的火车对开在桥中间紧急刹车，公路桥
上的汽车也同样紧急刹车，巨轮撞在桥墩上
等。即使这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大桥仍将坚
如磐石。”

西林还对宫强说：“大桥的桥墩可以长期
使用，钢梁可以使用 100 年，如果保养得好，
还不止 100 年。至于大桥遇大风而摇摆，是
因为钢梁有弹性，摇摆是正常的，如果不摇
摆，反而不正常了。”他怕宫强还没有理解，最
后又说：“你看公路桥有三道伸缩缝，就是准

备让钢梁伸缩的。”
事实充分证明，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已过一个甲子，大桥经过了各种考验。如今，
几十万个铆钉还很少发现有松动，虽有巨轮
先后几次撞到桥墩，大桥仍巍然屹立。

一列列火车从龟山脚下开进大桥下层，
轰隆作响，这标志着阻隔了几十年的京汉、粤
汉铁路实现对接。武汉九省通衢、内陆核心
地位名副其实。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使火车由轮渡过
江的一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2分钟，在20世
纪 80 年代，大桥铁路每昼夜通过列车 170
列，公路流量为 3万辆；90年代，大桥铁路钢
轨由 43 公斤级更换为 60 公斤级无缝钢轨
后，日均通过列车和公路通过汽车流量均翻
了一番。进入新世纪，铁路提速，列车通过量
再次增加，现在，大桥上每天的列车通过量已
增加到300列。

大桥通车后，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巨大，仅
通车的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8000多万
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 2400 万车小时，节
约的货运费超过了整个工程造价。随着国民
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桥的通过量也不断增加，
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更难以计数，在国民经
济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以桥为荣 以桥为福

很少有一座城市与桥结缘像武汉这样深
厚。前几年，一个武汉人出差，在火车上聊

天，外地人问他，武汉长江大桥有几个桥墩？
武汉人回答不出，外地人说，你不是正宗的武
汉人。

这座桥与武汉人有不解之缘；这座桥使
武汉人有了大桥情结；这座桥使武汉兴起“大
桥文化”，而且经久不衰。

今天，“武汉—大桥”很自然地融为了一
体，桥梁镌刻着一座城市的记忆。

1957年 10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汉
阳建桥新村派出所时任所长王卫民却烦恼起
来，他回忆说，“在我们这里，可以经常听到这
样的对话”。

“同志，我们生了个小孩，请您给俺登个
记吧，取名就叫‘建桥’。”

“同志，请您换个别的名字吧，叫这个名
字的太多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

“那就换成‘汉桥’好啦。”婴儿的父母恳
求说。

“‘汉桥’的名字也很多了。这样同年、同
月、同名字的多了，会给我们在户口管理造成
很多麻烦的。”

有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和“桥”字挨
个边，费尽心思也让子女的名字带个“桥”
字。因此，除“建桥”“汉桥”以外，还有“金桥”

“银桥”“青桥”“新桥”和“学桥”等名字。当年
大桥局党委号召全体建桥职工虚心向前苏联
专 家 学 习 。 特 提 出“ 建 成 学 会”的 口 号。
1955 年 9 月，一个职工家属生了对双胞胎，
一个就取名“建成”，一个则取名叫“学会”。

在短短的两年间，建桥新村所出生的婴
儿中叫“建桥”的有 25 个，叫“汉桥”的有 l5
个，叫“建成”的有 9 个。建桥的职工们都以
用“桥”给子女命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众多与武汉长江大桥合影的老照片
中，一张雷锋同志与桥头堡的合影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

1958 年 11 月初，18 岁的雷锋被鞍钢录
用。在从原工作地湖南长沙县团山湖农场去
往鞍钢途中，雷锋与同行者杨必华特意在武
汉作了停留，参观了通车刚一周年的长江大
桥。据杨必华描述，“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走
上武昌街头，径直朝长江大桥走去。清凉的
江风吹拂着我们的面颊，辽阔的长江，雄伟的
大桥，使我们目眩神驰，赞叹不已。雷锋站在
江边仰望着大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亮，他忽
然说了句‘原来全是钢铁呀！’……雷锋指着
大桥说，下层铁路桥是钢铁造的，上层公路桥
也是钢铁造的，‘这需要多少钢铁呀。’”

据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回忆，雷锋在他众
多的照片中最爱 3 张，其中一张就是这张他
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的留影，这也是雷锋在武
汉唯一的留影，“雷锋当时告诉我，这就是咱
们建国以后修的大桥，底下跑火车，上头跑汽
车，多漂亮”。

在汉阳小龟山脚下，有个建桥街道大桥
社区，这里住着一群从天南海北来的人们，他
们的命运与大桥紧密相连。60多年前，他们
为支援大桥建设扎根于此，如今他们的子孙
后代仍然在延续着他们的大桥情结。

清晨，在汉阳桥头堡，伴随着轮船尖锐的
汽笛声，火车的呼啸声，大桥社区的居民们在
这里散步、健身，他们对这样的声音已经习以
为常。

大桥社区82岁的老奶奶李惠洁，每天都
要对着大桥练练嗓。大桥串起了她一生的时
光。60多年前，李惠洁是北京铁路局材料厂
的一名木工，响应建设大桥的号召，调到武
汉，并在武汉安了家，子女们也留在了武汉。
李惠洁说：“在我们的思想上，以桥为荣，以桥
为福。现在，我一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桥。”

1954 年到 1956 年，长江大桥建设进入
紧张的关键时期，全国支援的人力、物资源源
不断地运到武汉。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山
东的转业复员军人，四川的技工，河南的辅助
工，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在武
汉汇聚。

六十年一甲子，昔日的建设者们，如今已
经满头白发。1955年，新婚 3个月的王秀峰
夫妇从天津新河基地材料厂调到武汉，那时
候，汉阳很荒凉，钟家村还是一片泥塘。他们
租住了一个小房间，买来锅碗瓢盆，就开始了
新生活。王秀峰的妻子郭仕珍说：“一个提
包，一个拿被褥行李，我们坐人力车，再坐划
子（小船），就这样过来了。”

王秀峰会开二十多个不同种类的吊车，
是一名四级工，他参加了做桥墩子、打混凝
土、架设钢梁等工程。“大桥的每个钢件每个
铸件，在我心里都有数。每一根米字钢梁，立
柱 16吨，4个斜杆 9吨一个，下悬 36吨，上悬
35吨，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王秀峰说。

最让王秀峰感到心潮澎湃的，还是他架
设完最后一根钢梁，大桥建成的时刻。王秀
峰回忆：“那个场景可热闹了。我操作下悬吊
机吊着钢梁，钢梁上扎着两个大彩球，稳稳当
当落下最后一根钢梁，当时一落下来，底下掌
声热烈，锣鼓喧天。”

从青春正盛到白发苍苍，再到祖孙四代
24口人生活在武汉，他们夫妇的一生给大桥
做了生动的注脚。

世界桥梁看中国 中国桥梁看武汉

在解决了大桥钢梁铆接松动后不久，滕
代远利用到武汉检查工作之际，又召集了大
桥局干部大会，他表示：大桥建设好了，可以
培养我国建桥的大批人才，训练出更多的工
人修桥队伍。

滕代远的秘书卜占稳在日记里回忆道：
“震动打桩机原来是前苏联专家发明的，拿到
中国大桥局来做试验。武汉大桥局对这个机
器进行改进，增加了换挡功能，下管柱遇到土
质坚硬时可以换挡。开始是 200 吨的力量，
换二挡是 250 吨，换三挡就是 320 吨的力
量。……他们（指前苏联专家）见到后，感觉
很不错，将图纸复制一份带走了。”

中铁大桥局董事长刘自明介绍，武汉长
江大桥当年摸索的建桥技术，早已被更先进、
更经济的工艺所取代，“但万里长江第一桥，
为我国桥梁建设者们播下了自主创新的自信
种子”。

虽然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先
后通车，但仍难以缩小中国桥梁与世界先
进水平的巨大差距。1982 年，参与过武汉
长江大桥建设的李赢沧，受邀参访日本本
州四国联络桥。施工现场上千米跨度的大
桥，起重 3000 吨的吊船，让他内心震撼不
已。“国内最大吊船才 35 吨，我们什么时
候能赶上日本？”

与国外同行存在的巨大差距,让国内桥
梁建设者们更有动力发奋追赶。如今，中国
的桥梁建设团队已经将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远
远甩到了身后。

2018 年 1 月 22 日 16 时 28 分，福建平潭
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建设工地上，中铁大桥局
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吊装世界最重钢桁梁，该
钢桁梁重 3150 吨，相当于 3000 多辆小汽车
的重量。

最重的钢桁梁，需要最“壮”的起吊船。
此次起吊任务由“大力士”大桥海鸥号承担，
该起吊船为国内起重量最大、起升高度最高，
起重重量3600吨，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

从 武 汉 长 江 大 桥 的 20 吨 ，到 如 今 的
3150吨，中国建桥军团一次次刷新着纪录。

在工艺上——从只能建造类似武汉长江
大桥的钢桁梁结构,到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
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中,中国桥梁占席均
超过“半壁江山”，建设工艺创新不断惊艳
世界。

在材料上——武汉长江大桥所用桥梁钢
全部从国外进口，芜湖长江大桥上首次使用
国产 Q370(一平方毫米能承受 37 公斤的拉
力)桥梁钢，在建沪通长江大桥使用的国产桥
梁钢强度达到Q500。

在装备上——实现国产化的大型桩工机
械、施工船舶、运架梁设备等先进建桥装备，
使大型桥梁建设从武汉长江大桥时需举全国
之力，变为现在一家企业就能像“搭积木”一
样同时建造10多座大桥。

芜湖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贵州坝陵
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座座打通天
堑阻隔的中国桥梁，使中国高速公路、铁路纵
横成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桥梁究竟实力几何，还需在海外市
场上与国际桥梁企业同台竞技来检验。中铁
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海外分公司原副总经理
周一桥介绍说，本世纪初，大桥局首个海外中
标的孟加拉国帕克西大桥,设计、施工材料、
施工试验结果认证等都是使用美国标准。如
今，按中国标准建设的“中国桥”已遍布亚洲、
非洲、欧洲等大洲。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武汉。”全
国工程设计大师徐恭义说，近5年来，世界超
过一半的大跨度桥梁出现在中国，“最长、最
高、最大、最快”等纪录，几乎被武汉建桥人

“垄断”。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的大桥有
近百座，其中七成以上由武汉桥企设计、施工
或监理。武汉已形成从设计、施工到钢梁制
造的造桥“一条龙”产业链。

数据显示，世界在建的主跨 1000 米以
上悬索桥有 13 座，中国占 9 座；世界建成和
在建跨度600米以上的斜拉桥有21座，中国
占17座；世界已建跨度420米以上拱桥有12
座，中国占9座；世界已建跨度250米以上预
应力混凝土桥梁有 20 座，中国占 12 座。这
些世界级大桥中，约八成由武汉建桥企业承
建或参建。

“企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湖北、全国的经济
发展，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
武汉长江大桥为样板，我们将在桥梁建造技
术上完成更多世界级‘高难动作’。”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自明说。

结 语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从一座桥的修
建上，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
平高低。近几年中国桥梁的成长，就是国民
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缩影。
从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到
勾连“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节点工程——孟
加拉国帕德玛大桥，代表的都是国家的经济
发展和战略需要。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
桥。从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中国桥梁建设者
们凭借扎扎实实的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勇
担重任的勇气，让“中国桥”不断迈向新的征
程，实现新的跨越。一座座大桥，或飞跃惊涛
骇浪，或穿越悬崖陡壁，在世界桥梁史上书写
着新的“中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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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
——记“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

毛泽东问毛泽东问：：““有外国专家在这有外国专家在这

里可以修这样的桥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如果没有可以

修了吗修了吗？？””杨在田回答杨在田回答：：““可以修可以修

了了。。”“”“真的可以修了吗真的可以修了吗？？””他又问他又问

了一句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确实可以修了！！””

武汉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车盛况。 （资料图片）

一列列火车从龟山脚下开进大一列列火车从龟山脚下开进大
桥下层桥下层，，轰隆作响轰隆作响，，这标志着阻隔这标志着阻隔
了几十年的京汉了几十年的京汉、、粤汉铁路实现对粤汉铁路实现对
接接。。武汉九省通衢武汉九省通衢、、内陆核心地位内陆核心地位
名副其实名副其实。。

19541954年到年到19561956年年，，全国支援全国支援
的人力的人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武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武
汉汉。。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四川的四川的
技工技工，，河南的辅助工河南的辅助工，，来自五湖四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们在武汉汇聚海的人们在武汉汇聚。。

雷锋同志与武汉长江大桥合影。

（资料图片）

火车通过武汉长江大桥铁路桥。

（资料图片）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盛况。 （资料图片）

近近55年来年来，，世界超过一半的大世界超过一半的大

跨度桥梁出现在中国跨度桥梁出现在中国，，““最长最长、、最最

高高、、最大最大、、最快最快””等纪录等纪录，，几乎被几乎被

武汉建桥人武汉建桥人““垄断垄断””


